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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学的悖论破解、内涵明晰及意义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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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为创新发展两翼的背景之下，科学显然有其重大的社会感召力。然而，儿童作为社会民族之未

来，其处于生命初始阶段的天性与作为高级文化的科学之品性略显违和，从而出现了儿童“有”“无”科学的悖论。究其根本，儿

童科学并不是一个本质性问题，而是一个范畴性问题。通过对科学与我国文化渊源的历史澄明，科学原初性内涵的回归和儿

童成长规律的阐明，明晰了儿童与科学的契合点，从而破除儿童科学的悖论，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儿童科学的内涵。这不仅确证

了儿童科学存在的理论正当性，揭示科学贯穿生命发展的整全性，也将为儿童科学教育定位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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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 Deciphering，Connotation Clarification and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Children’Science

ZHANG Hai-ou，ZHANG Geng-li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re two wings of innovation devel⁃
opment，science obviously has its great social appeal. However，children are the future of society and nation. The nature of childre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life is slight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character of science as a high-level culture，and the science paradox of“chil⁃
dren have”and“children have not”appears. However，children’s science is not an essential issue，but a categorical issue. Through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science and Chinese culture，the regression of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law of children’s growth，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oint of convergence between children and science，thus breaks the paradox of
children’s science and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children’s science on this basis. This not only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legitimacy of
the existence of children’s science，reveals the integrity of science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life，but also locates the logical start⁃
ing point for children’s science education.
Key words: children’s science; primitive science; universality

2021 年 6 月 3 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指出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

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让世界

祛魅的能力和显著的生产力优势让其在现代社

会中备受关注。人们对于科学的期待转化成了

教育中各个阶段的科学教育，以期通过系统的科

学教育为科学创新培养人才。在“科教兴国”战

略指引下，科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在

高等教育中，科学的概念与内涵是清晰且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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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指近代以来的数理实验科学，但学前阶

段的儿童科学到底是什么？“儿童科学”作为一个

经常直接使用的概念，相比其他内涵明确的概念

而言，至今却尚未有一个明确公认的界定，这为

学前儿童科学的深入研究留置了一片“阴云”。

这样一个本质性、基础性的起点问题得不到明确

的阐释，那么儿童科学教育就存在迷失的可能。

明晰科学与儿童的契合点，厘清儿童科学的内涵

及意义，不仅有助于确证儿童科学存在的理论正

当性，揭示科学贯穿生命发展的整全性，也能为

儿童科学教育定位逻辑起点。

一、儿童有科学吗

“科学作为人类心智发展的最后一步，被视

为人类文化最高、最具特色的成就，是人类历史

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最重要的主题。”［1］238显

然，对于科学在人类发展中的高度评价与处在生

命初期的儿童无法直接关联。但是诸多涵盖“儿

童科学”的概念，如“儿童科学经验”“儿童科学教

育”早已经成为教育研究中常见的术语。现实生

活中，人们质疑儿童科学认识发生的可能，同时

又希冀于儿童科学教育的显性成果，致使“儿童

科学”像悖论一样存在于生活中及教育里。那么

儿童作为能动的主体有科学吗？（以下“儿童的科

学”简称为“儿童科学”）

（一）儿童科学悖论的产生

1.科学与儿童的历史疏离：儿童“无”科学

科学进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了科学在

中华文化中的命运。在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一

词，即使偶然出现，也不是指近代以来西方的科

学。西方科学在进入我国文化时，背负着救亡图

存的使命［2］5。近代中国的落后让国人认识到西

方科学的强大，“科学”一词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

危机时刻，作为强大军事力量的代名词进入中国

人的视野。由于急于寻求这样的力量来拯救国

家和民族，来不及考究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发生

与发展，更无暇顾及科学漫长的发展史及其具体

内涵的演变。人们对于科学的崇拜和热情，在本

土文化的需求之上形成了对舶来“科学”丰富的

认识，从而引发了科学内涵逐渐泛化及其边界渐

渐模糊。

科学引入我国的历史背景致使科学与儿童的

历史相疏离。具体而言：其一，科学作为巨大的

生产力代表，以更为外显的技术外衣进驻中国，

因而，从一开始，国人对科学与技术不相区分，技

术的实用性甚至让人们更为青睐；其二，科学作

为从西方引进的发达技术，最初用于救亡图存的

目的，尚无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人们

生活中鲜有的高级文化；其三，科学巨大的生产

力效应震撼着国人，致使“科学”在人们心目中地

位崇高，衍生成为价值评判的意义——“科学的”

就是好的、对的。对于如此逻辑进路入驻中华文

化的科学而言，似乎与儿童是不可能有交集的。

由此，无论是实用性强的技术与儿童个体能力之

间的空集，还是作为高级文化的科学与儿童生活

的远离，抑或是拥有价值评判意义的科学与儿童

天性取向之间的矛盾，都将儿童与科学放置在两

个似乎没有交集的范畴里。

科学与儿童在历史中的境遇决定了国人的观

念中科学与儿童是没有显著关联的。首先，儿童

没有操作科学技术的能力，无法与科学技术产生

直接关系；其次，儿童处于远离科学文化的生活

中，没有接触科学文化的机会；最后，儿童亦不具

备科学所肯定的价值，从而没有与科学产生关系

的必要。总而言之，科学进入中华文化时候的光

环让科学自觉地远离儿童。

2. 科学与儿童的现实亲近：儿童“有”科学

科学始发于个体，从其过程来看，主要由好

奇、发问、观察及根据观察结果解释现象等几个

阶段组成。刘晓东指出，儿童的科学是儿童对周

围环境所具有的一种天生的好奇感，促使儿童对

周围环境好奇、发问、观察并对现象进行解

释［3］116。儿童像金子般珍贵的好奇心，被科学家、

教育者肯定。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认为，“每个人

在他们幼年的时候都是科学家，因为每个孩子和

科学家一样，对自然满怀好奇和敬畏”。好奇心

作为儿童与科学家的共同之处，不仅是科学发生

的关键，更是教育者确信儿童科学教育存在的前

提。建构主义者曾指出，科学家与儿童都不会简

单的使用系统性方法来解决未查明的问题，而是

对问题充满疑惑与好奇，进而进一步进行探

查［4］5。换言之，科学在儿童对世界的好奇中萌

芽，儿童与科学从一开始就有契合的可能。不仅

如此，皮亚杰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已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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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关于物理等不同学科的科学经验［5］120-132。因

此，科学在儿童早期已悄然发生。

反观生活，生活世界中的儿童充满了对周围

世界的好奇与探索物质世界普遍性的热情。儿

童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不仅感受着力量、运动

等事物的物理性质，也惊讶于动植物等生命科学

的神奇。科学世界像一个充满着神秘物质的宝

藏，引发儿童对世界的困惑与好奇。对世界的好

奇驱动着儿童在形象的、不具有抽象符号的生活

世界中，不断地像科学家一样探索周围世界，摆

弄身边的器物，并向周围的人发问。由此，儿童

成为人们眼中的“十万个为什么”“小小科学家”

或“探索者”等。

正是儿童在生活世界中显现的好奇、好问

等，给予人们开展儿童科学教育的信心，成为儿

童科学教育实施的着力点。通过设计开放而具

有弹性的科学活动、开展STEM活动等，促进儿童

科学经验的获得［6］。《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不仅明确了学前教育包含科学领域，还具体阐述

了科学教育的目标、内容与要求等。尽管人们尚

未就儿童科学的具体内涵达成一致，但人们清楚

地知道儿童科学教育的前进方向和最终目的是

与抽象的、符号的、近代意义上的数理实验科学

接轨，以期实现教育对科学的发展。从生活世

界中的自明到理论研究的确证，无不说明儿童

有科学。

科学与儿童关系的双重表现：历史的疏离与

现实的亲近，让儿童科学更像是一个悖论。儿童

与科学的历史疏离沉淀了国人意识中儿童“无”

科学的观念，而现实中儿童科学教育又无声地指

向儿童“有”科学，使得儿童有没有科学这一命题

产生了相悖的结论。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儿童

教育尽管明确提出了科学领域，且确定了儿童科

学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但是就儿童科学是什么尚

未达成共识。由此，只有明确儿童科学的内涵才

能破解儿童科学的悖论，为儿童科学教育和相关

研究驱逐“阴云”。

（二）儿童科学悖论的破解

人们期待明晰儿童科学的具体内涵，为儿童

科学教育寻找具体的起点。但是，反观科学内涵

本土化的历史过程，源自科学自身内涵的狭隘化

理解，反而固化了儿童科学的悖论。也就是说，

倘若只是将问题聚焦在儿童思维特征与科学作

为高级文化品性之间的矛盾，儿童科学悖论是无

法被破解的。因此，只有准确把握科学自身的本

质内涵，寻找科学在人类与个体两个层面的统一

点，才有可能破除此悖论。

1.“科学”本源的追溯与“儿童科学”的存在

科学进入我国的历史背景，造成了科学在本

土化过程中概念的边界异动，进而导致了儿童科

学的悖论。因此，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科学只

有回到西方语境明确其本源与发生，才能在此基

础上从根源寻求儿童与科学的契合点。无论人

们如何定义，儿童成长的逻辑与科学的关系都沿

着其内在的轨迹向前发展，不会因为人们的定义

而改变。因此，儿童有没有科学不是一个本质的

追寻，而是一个定义范畴的问题。科学定义范畴

的大小，决定着儿童科学有无的可能，更进一步

决定儿童科学的内涵边界是什么。

科学，若狭隘地理解为近代以数理实验为标

志的西方自然科学，显然，儿童是没有科学的。

因为儿童不具备完全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

力。若从科学史的发展理解科学，科学是自由人

性发展的必然产物，那儿童具有科学发生的可

能。因为儿童较少受到社会文化的浸染，能够保

持自由的天性，坚持自我。当从最为广义的哲学

视角审视科学时，科学是脱离于母体哲学的自然

哲学。“哲学”（philosophy）是从古希腊文中的“爱”

（philein）与“智慧”（sophia）演化而来。所谓“爱智

慧”，就是热爱智慧并追求智慧。它是一种激情，

来源于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7］。同时，又是一种

穷根究底地思考人与世界关系的渴望［8］4 。 这种

渴望不仅催促着人们探索宇宙奥秘、洞察人生意

义；还驱动着人们为自身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或

“最高支撑点”。将科学回归到哲学母体生发的

自然哲学，科学的发生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可能

的。

从人类生命诞生之日起，人类因对生命无限

性的渴望而产生激情，伴随着这种激情的驱使，

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生发追寻普遍性的智慧。当

提出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9］6-14 。哲学的

发生孕育着科学，无论自然哲学还是哲学都是探

寻普遍性，不同的是自然哲学将对象锁定在自然

万物。科学在哲学母体中的悄然发生以提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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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问题为肇始。对儿童来说，当儿童像成人一

样寻求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时，儿童的科学便开

始了。

2.科学的原初性与儿童的天性契合

科学自身不是致力于另外一个世界，而是这

一世界，它最终说出的是我们经历的同样的事

情［10］15 。也就是说，科学的目的不是致力于创造

另外一个世界，也不是为了将人类的发展与个体

的发展分流截断，其最终表达的就是人们日常经

历的同样的事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儿童或

成人所经历的共同的事情，如日出日落、生老病

死。科学的原初性正是指向对大千世界的普遍

性追问，从而与儿童基于天性而生的自由探索行

为相契合。

早在婴幼儿时期，儿童就已经出现科学发生

的迹象［11］。其中，探索行为表现明显且频

繁［12］67 。总体而言，儿童早期关于自然现象好奇

的复杂程度和深度不亚于成人。不仅如此，儿童

在众多科学现象中更多关注的是物理现象，并以

此作为基础，继而发展更多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认

识，最终个性化为自己的经验［13］320-325 。马修斯的

研究表明，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出关于普遍

性的哲学问题［14］27-44 ，就其内容而言，这些哲学问

题中很多内容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因而，就普遍

性问题与科学发生的原初性本质而言，儿童早期

就已经身处科学之中。无论从儿童自身发展的

角度，还是从科学发生的逻辑，儿童科学都是存

在的。科学存在于我们之中，无论过去或者将

来，无论是孩童还是成人。由此可见，儿童一定

有其科学，只是儿童的科学是在个体早期发生

的、有别于成人科学形态的科学。

二、儿童科学的内涵是什么

儿童科学悖论的破解揭示着儿童科学存在的

理论正当性。在科学原初性本质的厘清与儿童

科学正当性的逻辑论说中，儿童科学的内涵也逐

渐明朗，并在科学内涵的原初性回归中进一步明

确。

（一）回归科学原初性：寻求普遍性

在西方语境中，科学源于自然哲学，是人们对

自然万物蕴藏的普遍规律的探索。当人们渴求

人与世界的普遍规律时，哲学便开始了，而当人

们将规律发生的主体聚焦在自然世界中时，科学

便开始了。因而，科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被称

为“自然哲学”。科学的发生过程，就是人们利用

理性将大量经验连接起来，从而在表面彼此独立

和不规则的现象中，寻找它们的共同规律、发现

自然的秘密，形成对自然的观念和知识［15］49-51。

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发生在西方文化而不

是东方文化？这是不同文化中不同的人性追求

决定的。在近代科学以前，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原

初科学的发迹——人们出于好奇或者生存的需

要，探寻着世界的规律。只是在近代以后，文化

差异形成的不同人性追求对科学的影响逐渐显

现，从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了近代意义的数理实

验科学，而我国则错失了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发

生。然而，科学原初性本质——探寻物质世界的

普遍性——在人类科学的发展史上从未间断。

无论是近代以前的“另类科学”，还是近代以

后的数理实验科学，都始终在追寻自然世界的普

遍性。因此，科学的内涵不是简单的以数理实验

为标志的近代科学，而是包含了“另类科学”与近

代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

人类探寻世界规律、寻找世界普遍性的过程。随

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在自由人性追求的鼓励下，

西方文化中的人们突破了从描述性分类的“另类

科学”向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瓶颈，数学、理性和

实验促成了精确测量、精准控制的近代科学。对

于个体而言，科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另类科学”向

数理实验科学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抽象

思维和数理逻辑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可见，科

学在个体的发生和在人类的发生有着共同的要

素和相似的逻辑，而个体早期科学发生的状态

与人类近代科学之前的“另类科学”样态类

似。

首先，自由人性是探寻世界普遍性的起点。

虽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人性的塑造有所不同，但

是相较于成人而言，儿童较少受到文化影响的天

性直指人性自由，儿童的自由从精神到行为，从

内在到外在，既表现明显也需求强烈。这样的人

性起点促使儿童将好奇心投射到对自然万物的

了解和探索中。自由不仅是西方文化中促成近

代科学的重要精神，也是触发儿童向世界寻求普

遍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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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好奇心是儿童科学与成人科学的另一

共同要素。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体，好奇心都是驱

使人们走进世界的内动力。自由的人性起点与

好奇心相辅相成，共同促成科学的发生。自由提

供足够的心理空间容纳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好奇

心为人们自由探索世界提供动力。只有自由的

精神才有好奇的心理空间，而束缚在樊笼中的

精神则是被控制的、被定向的，无法对外界产生

好奇。

再次，追寻物质世界的普遍性的目的贯穿科

学始终。无论人们采取怎样的方式，“另类科学”

的描述、分类与近代科学的数理实验的目的都是

探寻世界普遍性，不同的是精确性和由此产生的

控制、预测的能力不同。儿童与成人都在好奇心

的驱动下探索周围世界，只是由于身心发展水平

不同而产生不同认知水平的探索结果。

最终，人类获得关于这个世界普遍性的知识，

是为了解答思想疑惑或解决生存问题。对于儿

童来说，生存问题还尚未进入他们的思想，但是

他们和成人一样也有着解答思想疑惑的需要和

体验。

（二）儿童原初科学的内涵界定

回归科学的原初性内涵，全面理解科学的过

程中，科学与儿童的关联逐渐显现。生命与世界

的相遇必然引起两者之间的适应和互动，这便触

发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儿童向世界走近，科学也

在儿童对周围世界的好奇中从生命里展开。儿

童正是在对周围世界的好奇促使其发问、观察与

解释［16］206。但是，将儿童科学简单描述为好奇心、

观察探索等科学关键要素的组合，显然不足以破

解儿童科学的悖论，驱逐人们内心的存疑。儿童

随意看一看、摸一摸的行为如何评定是科学范畴

或者不是科学范畴？儿童科学与成人科学的共

性、差异是什么？儿童科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什

么？这些存疑还在继续。

好奇心等科学发生的要素已在儿童科学教

育中被明确指出。但是，这些要素之间以怎样的

机制表达儿童科学的内涵？“科学在人类发展史

上的演进和在个体成长中的发生表明，古代的科

学和儿童的科学是有可比之处的。”［16］206根据科学

在人类与个体中发生的共同要素与逻辑相似性，

可以将儿童科学的内涵界定为：以儿童自身兴趣

为出发点，伴随着好奇心的驱使，儿童倾注注意

力，进行发问、观察、探索、实验与逻辑运用等行

为，最终形成对事物特征的认识或现象的解释的

过程。

对于儿童科学内涵的解读，即儿童科学表现

和日常行为表现的区分有以下四方面：首先，儿

童科学发生的动因是好奇心。尽管儿童对世界

的好奇可能无法从始至终显现在儿童科学发生

的过程中，但是一定出现过。因为只有好奇的内

动力才促使儿童分配注意力，从而牵引儿童关注

世界的特征或现象。其次，儿童科学以儿童兴趣

为出发点，即儿童的科学是自由的。儿童自我决

定科学发生的内容、时间等，既不是迁就他人的

目的，也不是在他人的强迫之下进行。因为科学

的发生已经表明，只有自由的人性追求才能奠定

原初的科学精神。儿童远离社会文化和成人功

利取向，本着天性自由的状态正是科学自由而全

面发生的最好时机。再次，在儿童科学发生的过

程中，儿童的发问、观察、探索过程不是随意的行

为，而是凝聚着儿童的注意力，这种发问、观察和

探索等行为进入儿童的意识阈，需要儿童身心投

入的过程。最后，就儿童科学发生的结果而言，

是儿童在发问、观察和探索等过程中给儿童留下

经验过程的痕迹。儿童科学发生的结果，无论是

微小的还是显著的，都将成为儿童的科学经验，

与儿童已有经验建立联接，促使儿童走向事物的

更深处。

尽管无法保证儿童科学发生过程中的经验

产出，但是对儿童而言，这个过程有内在的目的

性。这种内在的目的性即使没有贯穿始终，或者

说，没有以强烈的意义散发出来，但是早已融化、

沉淀在儿童的生命里，延伸到儿童的成长中。就

像亚斯贝尔斯所言：“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对真

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哲学就意味

着追求。对于哲学来说，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并

且每个答案本身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17］5儿童

科学的目的并非获得真理般可靠的知识，而是注

重儿童探索过程中的收获，这种收获是多元、多

层次的。在儿童科学的定义中，儿童科学表征的

行为界限与其说是模糊，不如说它是包容的、多

元的。

儿童科学以最包容的姿态容纳人类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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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关科学发展的初级形态和内容，从而注重人

类早期科学的发展，跳出了近现代科学成就对科

学的狭隘和禁锢。在儿童科学的发生过程中，儿

童早期自我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儿童总是以自己

的天性为出发点展开对周围事物的认知［18］116，认

识视角的局限留下认识经验的残缺和进步发展

的空间；与此同时，儿童与世界浑然一体的起点

状态决定了儿童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夹杂着强

烈的主观意愿。随着儿童精神的成熟与独立，主

客体关系逐渐建立，泛灵观念日渐退却，儿童的

好奇心将其引向更为客观与恒定的世界，为儿童

进入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奠定基础。

三、为什么要明晰儿童科学的内涵

通过剖析人类科学发生逻辑与个体科学发

生逻辑的相似性和契合点，不仅可以破解儿童科

学的悖论，明晰儿童科学的内涵，还能揭示科学

发生逻辑的整全性。儿童科学作为儿童科学教

育的发生原点，明确其内涵与边界的基础上，不仅

为儿童科学教育定位逻辑起点，也为培养儿童科

学精神而建构适宜的科学教育提供初始条件。

（一）揭示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

科学作为人类最高、最具特色的文化成就，

提供着人们对世界恒定的信心。无论个体层面

还是人类层面，将科学的发生置于生命中审视，

生命的连续性决定了科学发生逻辑的渐变，因

而，科学从来都不是断崖式或跳跃式的突现。科

学发生的主体是人，无论是作为人类的人还是作

为个体的人，科学的发生都是连续的统一体，即

便科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也不能遮蔽内在逻辑

的渐变。随着人类心智水平的不断成熟，人类与

个体各自遵循内在的规律向前发展，但是，儿童

作为时间与空间的交点，不仅演绎着个体科学的

发生、发展规律，也蕴藏着人类科学发生发展的

特征。基于科学在人类进化中的嬗变，明晰科学

对于个体发生的原初内涵，以儿童为个体与人类

的交叉点，在个体与人类的发生的双重逻辑之

上，揭示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

就科学在人类社会的发生意义而言，不仅要

看到近代以来的科学成就，更要关注为近代科学

奠基的“另类科学”的意义。虽然我国没有发生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但中华文明中蕴藏了丰富的

“另类科学”，这是中华民族在探索宇宙世界的过

程中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因近代意义

的科学没有系统化发生而贬低自己的历史文化，

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边缘。科学发生逻辑的整

全性，将对科学的审视回归到科学史的长河中，

在人类层面凸显“另类科学”像根一样为枝繁叶

茂的近代科学供给养分的作用。就科学在个体

的发生而言，虽然数理逻辑的心理结构是儿童发

展数理实验科学的前提，但是，早期儿童只有在

生活世界中获取足够丰富的、具体的科学经验，

才有可能形成数理逻辑的心理结构。日常生活

不仅是科学发生的本源世界，也是儿童科学发生

的原初场域。聚焦儿童科学经验发生的原初场

域，关注儿童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经验，为儿童数

理逻辑的心理结构夯实经验基础。

同时，科学发生逻辑的整全性提醒人们全面

关注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不能让花繁叶茂遮蔽根

的基础地位，并由此为科学教育的功利化敲响警

钟。由于人的成长节律规定了以人为发生主体

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因而，科学作为以人为发生

主体的探索活动，只有遵循人类生命成长节律，

才能长远发展。由此，在科学教育中，不能将科

学教育仅仅聚焦在科学的高级成就，更不能仅

仅从科学现有的成就向各个阶段的教育进行延

伸。这将违背人的成长节律与科学的发生逻

辑，从而导致科学成为生命的枷锁，反而束缚人

的发展。

（二）定位儿童科学教育的逻辑起点

儿童作为科学发生的主体，是人类精神发生

的原初存在，有着与成人不同的心理水平和精神

世界。儿童是成人生命的起点，儿童科学也将是

成人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这是由生命成长的节

律对科学发生逻辑的规定决定的。然而，一直以

来，人们清楚地知道儿童科学教育的终点是走向

抽象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发展，继而拓展科学为世

界祛魅的能力，而不清楚科学教育逻辑起点在哪

里。正是因为确定了儿童科学教育的终点而不

清楚其起点，儿童科学教育一直接受到更多来自

抽象数理实验科学的影响，而忽略了作为起点的

儿童科学。如此一来，儿童科学教育起点的迷失

导致了人们错误估计科学教育需要的人生距离，

进而将儿童推向现代科学的发展阶段。在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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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催生下的科学教育会违背科学发生的规律，破

坏儿童科学发生的关键要素（天性自由），也将科

学教育过程置于破坏创造性之机械重复的境

地。因此，只有明确儿童科学的内涵，儿童科学

教育才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从而为儿童科学

教育敞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即儿童科学教育的

具体内容与形式既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也

要基于科学在不同身心水平的内涵；进而避免儿

童科学单向靠近成人科学而远离儿童科学教育

生发的逻辑起点——儿童科学，防止成人科学无

限向儿童科学延伸，吞没儿童科学的阈限。

早期儿童科学教育的核心不是科学知识的

获得，而是通过设置儿童化的科学课程、环境、方

法及评价等，提升儿童综合能力［19］，促进儿童获

得符合孩子本性的生活习惯和基本素养等［16］235。

当儿童的好奇心在生活中被周围世界唤醒的时

候，儿童主动进行的系列动作和行为，就是寻求

打开精神枷锁的过程。当困惑成为儿童自由的

绊脚石时，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儿童就想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现象的解释符合自己的经验思考逻辑，

从而打开“思想的结”。儿童科学正是儿童主体

能动的探索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初显的科学精

神和品质等。

回顾科学发生逻辑与发展历史，反观儿童成

长的身心规律，倘若用成人的科学审视、定义儿

童的科学，就是将科学在人类文化中的智慧结晶

压在儿童的原初科学之上，这对于儿童原初科学

来说是“重负”。儿童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为厚

植科学精神提供了契机，而科学精神正是科学教

育培养的核心。在儿童科学内涵明晰的过程中，

科学精神的人性之源也得到敞亮。因而，儿童科

学教育作为科学教育的起点阶段，不仅要保护儿

童的好奇心，更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为儿童科学

的后续发展积攒生命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恩斯特·卡西尔 . 人论［M］. 李荣，译 . 上海：上海文化出

版社，2020.

［2］ 吴国盛 . 什么是科学［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3］ 刘晓东 . 儿童精神哲学［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9.

［4］ 克里斯汀·夏洛，劳拉·布里坦 . 儿童像科学家一样

［M］. 高萧怡，梁玉华，等译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

［5］ Piaget J.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M］. London：Routledge，2013.

［6］ 吴振华，钱晶蕊，黄立安 .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施

STEM教学活动的行为意向分析——基于上海地区三

所高校的调查［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2，38

（4）：65-76.

［7］ 庞学光 .善待儿童“爱智慧”的天性——儿童哲学教育

的意义初探［J］. 教育研究，2013，34（10）：10-17.

［8］ 孙正聿 .哲学通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9］ 罗素 .西方的智慧（上）［M］. 张卜天，译 .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9.

［10］莫里斯·梅洛-庞蒂 . 世界的散文［M］. 杨大春，译 . 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 Sikder S，Fleer M. Small science: infants and toddlers

experiencing science in everyday family life［J］. Res Sci

Educ.2015（45）: 445-464.

［12］吉恩·D·哈兰，玛丽·S·瑞夫金 . 儿童早期的科学经验

——一种认知与情感整合的方式［M］. 张宪冰，等译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3］ Zhang H O，Xu S J. Does Physics Perform Better in Pre-

schools’Education of Science［C］//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Advanced Education

Technology（ICHAET2018），August19-20，2018，Guang-

zhou，China.

［14］ 马修斯 . 哲学与幼童［M］. 陈国容，译 . 北京：三联书

店，1992.

［15］约翰·亚历山大·汉默顿 . 西方文化经典·科学卷［M］.

刘莉，孙立佳，等译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16］刘晓东 . 儿童教育新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17］ 卡尔·雅斯贝尔斯 . 智慧之路［M］. 柯锦华，范进，等

译 .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18］刘晓东 . 儿童精神哲学［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9.

［19］李军华，李文娟 .基于OBE理念的学前教育课程实践教

学改革——以《幼儿科学（数学）教育与活动指导》课程

为例［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0，36（4）：47-53.

［责任编辑 任丽平］

38


